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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史海钩沉

月起，由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借聘为讲师，

讲授必修课《普通人类学》。1942 年 8 月任

教授，讲授《体质人类学》《西南边疆社会》

等课程。

其间，1940 年，因日机空袭昆明，陶云

逵和云大社会学研究室主任费孝通组织系内

同仁将研究室迁至呈贡魁阁。在这里，他们

率领一批年轻学人，在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

查基础上，以“席明纳”（Seminar）方式开

展学术讨论，这一学术集团被人们称为“魁

阁学派”。

1942 年 6 月，南开大学在昆成立边疆人

文研究室，陶云逵兼室主任，主持创办学术

刊物《边疆人文》。该研究室“一方面为石

佛铁路的修筑做些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为

南开大学创办一个人文科学的研究机构，开

辟科研阵地。”（据邢公畹《抗战时期南开

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为了编好《边疆人

文》，陶云逵亲自撰写文稿，并多方约稿，

甚至亲刻蜡版，参加刊物油印和装订工作，

使这一刊物很快成为战时我国社会学界的重

要学术阵地。

在昆期间，由于城内找不到合适的住房，

陶云逵将妻儿安顿在呈贡，自己则每周乘滇

越铁路的火车往返于城乡之间。他抱着对现

实生活的极大渴盼，忘我地投入工作和研究。

他热情地对学生高华年说：“干干干！我们

要埋头苦干十年八年，我们总可以干些成绩

出来。云南这块研究语言人类学的好地方，

就是我们的天下！”正因如此，陶云逵与费

孝通、潘光旦、曾昭抡等人前往大理讲学时，

其他人都利用难得的机会饱览秀美山川，而

他却跑到一个渔庄住下，考察渔人的生活。

他甚至想在当地的“民家”过年，借此研究

当地的民族形态。他还曾计划在 1944 年启

动对苗族的研究，系统收集一批铜鼓资料。

因为非常努力和勤奋，大家送给他“云南通”

的美称。

一名文化学者的陨落

陶云逵热爱生活，不断用诗歌表达自己对生

活的热爱。他在昆明玉龙堆写过一首《白色莲花》，

诗中云：“太阳落了，/只有窗椽边还余留着惨白

的光，/ 一切都疲乏无力，在垂死里，/ 撑着最后

的一丝气息/黑暗中摸索，/我静默的这样注视着，

/注视/那一朵呈现出来的白色莲花，/纯洁，温良，

神秘。”正如费孝通所说：“他那种不泥于实际，

富于想象，沉湎洒脱的风致……使人忘却眼前一

切的丑恶。”

可是，现实却一再给陶云逵经济、身体、精

神上的三重打击。由于昆明物价一再上涨，尽管

他同时在西南联大和云大上课，又和妻子一起在

呈贡中学兼课，还是常年生活在贫困中。能与妻

儿在呈贡有团聚的幸福，他倒也知足。可1943年初，

陶云逵在大理讲学时，爱子陶宗尧突患“大热病”

不幸夭折，这对他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不幸接踵而至。丧子之痛还未抚平，1943年底，

陶云逵罹患回归热并转为败血症。一开始，他只

是感到口渴，大概以为不会严重而不肯请医生。

后却执意找来医死长子的医生为自己诊治，结果

为庸医所误。1944 年 1 月 26 日，在贫病交加中，

陶云逵怀着对妻女和学术研究的极端不舍匆匆离

开了人世，年仅 40 岁。陶云逵病逝后，悲愤交加

的夫人林亭玉怀抱刚满 2 个月的幼女陶宗舜投滇

池自尽，幸被渔民救起。随后，由黄钰生、罗常培、

冯文潜等发起募捐救济，才将母女二人送回广东

阳江的娘家。

陶云逵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西南联大教授李树青认为：“在治社会学的人里

面，云逵是从生物学走到体质人类学的，根底既

好，用心又专，假使天假以年，一定能成为一个

第一流的边疆人文学者。”陶云逵的学术研究奠

基于云南、成就于云南，他短暂的一生，为云岭

大地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学术财富。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